











     
  不同的艺术种类，有不同的艺术形式；不同的艺术形式，有不同的形式特
征。缺少了独特的形式特征，便缺少了这门艺术存在的基础。戏剧艺术形式的
表演，局限在一个设定的舞台空间；同时，戏剧艺术形式的表演也在这个有限
的舞台空间得以实现无限的拓展。大千世界不同时间、不同空间的人物活动，
通过合理的展开舞台调度，使现实生活中难以突破的时间、空间、人物在方寸
舞台空间突破“现实”的界限。这些调度的手法，离不开同场、同堂，也离不
开分场、分堂。  
  同一时间发生的事件，可以分开不同空间、不同人物单向延展、单独表
现。好比说书艺人，讲过一个故事的一方人物之后，必然“话分两头”，“将
这里按下莫表，再说……”。秦腔戏剧则无须像说书艺人那样告诉观众“话分
两头”，即可以自由自在地使用分场、分堂手法，将同一事件的几条线索、几
个方面、几个人物分头展现。秦腔《忠保国》一剧里，徐小姐用弓箭向侍郎杨
波府中传递国太书信，射箭与中箭只有数秒钟的时差，前辈艺人采用分场手法
“话分两头”，前一场先表徐小姐弓箭传信，后一场再说赵飞中箭接书。  
  不同空间、不同人物的活动，可以超越空间的限制，大胆的同“堂”表
演。前辈艺人通过标示性的虚拟，把现实生活中处于同一时间、不同空间的几
方人物，处理成为同一时间、同一空间的舞台表演，使得既有相互关联、又有
各自区分的几方戏剧角色同堂出现，使其成为格式成套、简约便捷、美观耐
看、错落有致、扣人心弦的独特戏剧程式，创造了具有强烈艺术效果的戏剧形
式特征。这种表演形式，在“不能够”实现的有限舞台空间，破天荒地开拓了
极大的“能够”实现的表演空间，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“物极必反”。这个
表演形式在秦腔《伍员逃国》和秦腔《麒麟山》中有成功的艺术实践。  
  甘肃百通影视公司录制、咸阳市大众剧团演出的《出棠邑》一剧《逃国》
中，李养民扮演的伍员在数段唱腔中背鞭“抖马”夜行，其间穿插宋文学扮演
的武成黑带兵追赶、王超扮演的吴国驸马沿途接应。艺人又安排原本处于不同
空间、不曾见面的伍员、武成黑、卞庄这三方在同一舞台、同时出场。该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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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，李养民扮演的伍员唱过第一段唱腔“周武王坐镐京百官来朝”后由下场门
隐下；楚国大将武成黑在士卒引导下由上场门出场，士卒走“摆尾”过场由下
场门下场，武成黑使枪把“搜门”后由下场门下场。李养民扮演的伍员接唱第
二段唱腔“猛想起十八国临潼斗宝”直到“无祥女配大王凤配鸾交”后由上场
门隐下；吴国驸马卞庄在士卒引导下由下场门出场，士卒走“摆尾”过场由上
场门下场，卞庄使大刀“搜门”后由上场门下场。李养民扮演的伍员接唱第三
段唱腔“太平年秦穆公送亲来到”至“父纳来子的妻乱了纲常”后背身而站隐
在后场；武成黑、卞庄分别在士卒引导下由上、下场门出场，士卒走双“摆
尾”过场由上、下场门下场；卞庄、武成黑走左右穿插、部位对称的双“搜
门”后分别由上、下场门下场。这种处理手法，先将天各一方的三方人物分别
交待，再使现实生活中天各一方的逃、追、接三方人物同处一堂，以舞台的
“相见”描画出生活中的“不相逢”，无端地给观众传递“相会”的压力，营
造出紧张的气氛和火爆的场面，惹得观众为伍员的命运担惊受怕。  
  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录音录像出版社出版发行、凤翔县人民剧团演出的秦腔
《麒麟山》中，马三保、马继虎父子兵困麒麟山，同一舞台场景中，段志贤带
领的朝廷救兵和马夫人带领的儿媳、女兵紧急行军，马氏父子变换须发，在小
小的舞台上完成了不同时间、空间、人物的变换。该剧中，马氏父子在困境中
向朝廷、夫人修书求救，书信送出之后张宏达扮演的马三保唱“叫儿与父把马
带，盼大兵早到麒麟山。”开始处于无奈的等待之中。其后，张绪文扮演的段
志贤在兵卒引导下由上场门走“雁翅”出场，在一段带板唱腔中兴兵赶路；王
红霞扮演的马夫人闷帘唱一句垫板，在马童引导下带领儿媳、士卒由上场门走
“雁翅”出场，在一段组合唱腔中紧急调动。紧接着，马三保闷帘唱一句垫板
“麒麟山捆住了马三保”，马三保换挂灰须带马继虎出场，“搜门”后背身而
站隐在后场；段志贤、马夫人带领的双方士卒走双过场，两人交叉搜门后下
场。最后马三保换挂白须、马继虎添挂“槎槎”胡须出场，在二人的无限感慨
中以一段慷慨的紧“二返塌板”配合身段表演把戏剧推向高潮。  
  按照“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”的原则，秦腔戏剧可以在舞台空间实现时间
隧道任意延伸、随心拓展。在秦腔《斩秦英》一折中，唐王命“御皇姑绑子上
殿！”之后，随着银平公主“接旨！”的一声叫板，正在等候皇姑上殿的皇
王、皇后、贵妃人等却因为“有话则长”的戒律，恰似中了武林高手的“葵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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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穴手”一样被冻结在时间隧道的这个截面。直到十多分钟之后，银平公主跪
在当面“参见父王！”，才等来了“葵花解穴手”，得以回归时间隧道的接
点。舞台上的将帅刚刚发出“号炮出京”的命令，在士卒引导下走个圆场，即
刻听到中军报告：“来到云南！”，便是因为“无话则短”的原则无情地缩短
了行军的路程、时间。  
  前辈艺人创造的这种标示性的虚拟手法，在思路开阔、手法简练、对照鲜
明、扣人心弦等方面，已经远远胜过了现代电影、电视频繁的镜头交叉切换，
取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。 
 
